
高安采茶戏是江西极具特色的地方

戏曲剧种之一。高安人对家乡的热忱，

就在那一出出采茶戏里。小时候我在乡

下长大，没少见识乡亲们追戏的热情，那

劲头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的追星族。我

的老家上湖乡，出了许多采茶戏名家，在

当地家喻户晓，我几乎是听着那些名号

长大的。

早年娱乐少，没电视，除了放电影，

就是看戏。县里剧团农忙前后都会来唱

戏。只要一说剧团来了，不得了，饭也顾

不上了，家里的活儿也先扔一边去，欢腾

劲儿比过年还热闹十分。也不管多远，

端了小板凳，扛了大条凳，牵儿唤女，呼

啦啦就往唱戏的地方赶。我小时候跟着

祖母赶过好多场戏。祖母人缘好，似乎

哪个村都有朋友亲戚干姐妹，这样就不

用自带小板凳了，对应村子的熟人早早

就给我们占了位子。赶戏对于我这个小

不点儿来说是有些辛苦的，小脚来回捯

腾也跟不上大人们。于是，同去的叔伯

就把我往肩上一扛。

不管多闹腾，只要戏一开锣，台下瞬

间安静。随着戏台上剧情起伏，人们脸

上表情跌宕变化，唱到精妙处，叫好声四

起。有那来得晚的，遗憾得啧啧连声，央

着邻座给讲，可谁顾得上呀？“先看先看，

莫吵莫吵，等下哇……”一等等到戏散

场，各自打道回府，漆黑的乡村夜晚人声

鼎沸，手电筒的光交织撞破，晚风四起稻

香阵阵，虫声蛙声犬吠此起彼伏。第二

场的热闹开始了，人们在路上互相讲戏

评戏，有人意犹未尽开始唱起来……我

常常还没到家，就伏在谁背上睡着了。

老家人都说，采茶戏是长在高安人

的魂脉里的，那些唱腔不用学也会。对

于这样的说法，我最初是不大信的，至

少，我就不会。直到有一回，在北京，来

自各地的同学聚在一起聊家乡，就聊到

了家乡戏。河南的唱豫剧，安徽的唱黄

梅戏，广东的唱粤剧，江苏的唱昆曲越剧

……反正大家都露了一手。轮到我时，

再三推托，实在过不了关，憋了半天，福

至心灵一般，竟然就哼出调调来了。我

突然就有些明白了，采茶戏那样的乡音

土调，其实是刻在骨子里的。说着乡音

长大的我们，说着说着就能唱起来，唱着

唱着就把话说了。

我有一位同乡文友，常年在闽粤一

带的大山里做工程。他排遣乡思的方法

除了写作，就是唱戏。他说，想家的时

候，来上一段采茶戏，就像找到了根底一

样踏实。于是，我常常在他的视频里看

到这样的一些场景：高亢的唱腔响起，大

山被唤醒一般，应声四起，仿佛整座大山

都唱起了采茶戏。即便隔着屏幕，也能

感受到这个在外打拼者的炽热情感。大

概没有谁会笑话他唱得荒腔走板，也没

有谁会忍心打扰他此时的信马由缰，只

是安静地倾听，与他的乡愁共情。

如果不是有多年在外求学的经历，

我大概也很难理解那一出出戏里凝聚

的对一座城的思念。如今，我却能感同

身受。采茶戏，在我这样的人耳中，仿佛

就带着高安城特有的温润宽厚。漂泊在

外的人，或许就靠着这一缕乡音、一段乡

戏来慰藉乡愁，让它回响在思乡怀亲的

梦里……

采茶戏情缘
黄黉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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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天 ，正 是 赏 花 踏 青 的 好 时 节 。 这

个 春 天 ，观鸟吟诗成了宁夏石嘴山的新

景观。

近 两 年 ，石 嘴 山 一 带 的 鸟 儿 越 来 越

多。我值班的场站有阔大的落地窗。工

作间隙，偶一抬头，就看见院子地面落着

密密麻麻的一群麻雀，有的蹦跳而行，有

的忽起忽落，有的交头接耳。它们像一群

调皮的孩童，一时“呼”地一起起飞，为天

幕缀上一朵朵盛开的花，一时又如一卷滚

动的画轴，翻卷着铺在地面上。它们灵动

的眼眸和活力十足的振翅声，总能让人的

心头雪化般清亮起来。院子的栅栏顶端，

时常还有一两只喜鹊光临。与热闹群居

的麻雀相比，喜鹊有些形单影只。它是什

么时候落下的，又是什么时候飞走的，我

都不知道。但我记住了它的尾巴，如一把

折扇，打开又合上，合上又打开……

恍然间想起去年夏天，去拜访一位朋

友。朋友家的小区院子里有几棵经年的

老槐树，蔚蔚然遮天蔽日。朋友相见，自

然要小酌几杯，因不胜酒力，晚上便留宿

在他的书房。梦境中，鸟鸣阵阵，倏然惊

醒，才知是现实潜入梦中，鸟鸣来自窗前

的那棵老槐树。夜里落过一阵雨，空气潮

润，树叶晶亮。繁密的椭圆形叶片在青灰

色 的 天 幕 上 微 微 摇 晃 ，鸟 儿 们 就 在 叶

子间。

“唧——啾——”

“啾儿，啾儿！”

“唧、唧、唧、唧！”

“嗞，嗞！”

有的气定神闲，一字一句，似老者低

吟；有的细语轻声，在空中划出若有若无

的弧线；有的如机枪响，一梭子接着一梭

子；有的似乎刚张口又闭上了，短促婉转

的声音如一根针一点点扎入泥土……无

法分辨哪一声是哪只鸟叫的。

多么美妙的清晨啊！我索性闭上眼

睛，静静聆听。那声音错落有致，声声入

耳，似有一位卓越的作曲家早为它们谱好

了高妙的曲子。多层次的鸣叫似阵阵潮

涌，跌宕起伏。置身其中，一时仿佛步入

高雅的音乐殿堂，那里有俞伯牙与钟子期

的高山流水，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翩跹蝶

舞；一时又如入乡间舍里，一户小康之家

在七嘴八舌地谈论麦浪里的希冀，一间晨

读的教室里孩子们朗诵着流传千年的经

典。当然，也可能是鸟儿们在发自内心感

念种下这一片浓密绿荫的人。

“嘎嘎嘎嘎！”一连串嘶哑宽厚的鸟鸣

声加入进来。老鸦！此刻，天光已经大

亮，我没见那只鸦，却看到树叶间一个个

娇小的身影正忙碌地变换着位置，闪展腾

挪，如书法中的笔断意连。原来，在我们

这座西北小城，也有那么多在隐蔽处婉转

鸣叫的鸟儿，我们却可能在慵懒的酣眠中

忽略了它们，忽略了这一声声的浅吟高

唱 ，忽 略 了 这 一 声 声 对 生 命 和 自 然 的

礼赞。

我曾以为，这些所见所闻就足以代表

这座城市的鸟了，直到那一张张绝美的鸟

类照片出现在朋友圈。在灿烂如火的朝

霞和夕晖下，在亮蓝色的湖泊和斑驳的雪

地上，在赭色的土地和闪着银光的滩涂

上，画面的主角——那些鸟儿，或是飞翔，

或 是 停 驻 ，或 是 引 吭 高 歌 ，或 是 低 头 觅

食。那又是些什么鸟啊——仙风道骨的

灰鹤，美丽优雅的天鹅，精巧如诗的白鹭，

体态鲜明的黑鹳……很多都是难得一见

的保护动物。拍摄和发布这些照片的是

石嘴山的几位资深摄鸟人。他们常年奔

波在黄河石嘴山段的湿地和土地上，有的

跟踪拍鸟七八年，有的已经拍了十几年。

他们用目光、用镜头见证了鸟群逐渐壮

大，用图片和短视频把它们记录下来。精

湛的摄影技术和无人机的助力，让人们看

到了这座城市生机勃勃的另一面。

资深摄鸟人陈老师，每天大清早都要

出去拍鸟。春分时节，我跟着他寻访了他

的拍鸟地。滨河大道一路向南，车子沿着

隔离带缓缓而行。陈老师热情地向我讲

述着某年某日在某地发现了什么鸟儿，那

些多年前的时间地点情境居然那么鲜活

地记在他的脑子里。他简直就是一本鸟

类词典。远远的天幕上飞过一个身影，头

顶传来一声鸣叫，田野间闪现出几个亮

点 ，陈 老 师 都 能 准 确 地 说 出 它 们 的 名

字来。

在 一 些 重 要 的 位 置 ，我 们 的 足 迹 离

开公路，深入到田野和滩头。灰鹤已经开

始北上，我们看到的最大一群只有几十

只。盘旋在头顶的豆雁却不少，排成“人”

字形雁阵，在天空纵情翱翔。在银河湾

湿地，我们短暂逗留。在入口处的栅栏

前，我们看见一辆摩托车，再往前看，远

远 的 滩 头 边 缘 ，有 一 个 人 静 静 地 伫 立

着。他的面前是平缓的黄河，太阳挂在

对岸的天空上。天气不算好，太阳只是

一团光晕，河面和浅滩的水域闪着亮光，

像 铺 着 满 地 的 碎 银 子 。 我 们 站 在 他 身

后，顺着他的目光看向河道和太阳。良

久，他忽然说：“该走的已经走了，该来的

在哪里呢？”眼中有不舍，更有期盼。原来

他也是一名摄鸟人。

我知道他的意思：灰鹤已经陆续离开

了，应该到来的天鹅此时又在哪里呢？我

们不知如何搭话，只是静静地注视着前

方。虽然什么也没看见，但我的脑海中却

忽然莫名浮现出一种预感、一幅画面：一

只只鸟儿正忽闪着翅膀，向着这座城市飞

翔而来。

预感很快成真。不久，“星海广场栈

桥边出现鸟群”的消息就在朋友圈里传开

了 。 石 嘴 山 有 一 处 很 有 名 的 湖 泊 湿 地

——星海湖湿地。此处有鸟，大家早就知

道，但鸟儿们大都在湿地的深处。这次，

庞大的鸟群如此接近人流涌动的城市，并

不多见。

造访小城的是红嘴鸥。点开朋友发

来的视频，我立即被那些鸟儿惊艳到了。

一身素衣，脑袋发黑，红嘴红足，形似鸽

子，腿又比鸽子长，身形也更加圆润，憨态

可掬的样子。那些飞翔的鸟儿如一块块

游动的白玉石，层叠飞舞，轻捷的身姿和

阵阵鸣叫似乎要穿透屏幕而来。它们几

乎是在人群中穿梭，有人将食物托举在掌

心，瞬间就被叼走了。一些鸟儿飞起来，

一些又落下去，飞在空中的活力四射，落

在水面的宁静安闲。北方的春天总比日

历来得迟一些，虽已过了春分，乍一看仍

然是一派冬的气象，湖边路畔随处可见一

簇簇枯黄的苇草，花枝树杈都还没什么生

气。但因了这些鸟，人们的脸上盛开出这

个春天的第一朵花。

看 到 视 频 后 的 第 二 天 ，我 来 到 栈 桥

边。那天刮着风，天气半阴不晴，朋友们

劝我等到风和日丽的大晴天再去，但我等

不及了。自从看过那段视频后，我的心就

和那些鸟的双翼一起律动着。

大 风 没 能 阻 止 人 们 ，栈 桥 上 人 头 攒

动；大风也没能阻止鸟儿，水面、半空都是

神态各异的鸟。风中观鸟，更有情致。湖

水泛着水波拍打着堤岸，鸟儿凫在上面，

更显安逸。飞翔在空中的，一些顺着风势

盘旋，还有一些居然迎着风向桥边的人群

冲刺，好像立即就要冲进他们的怀抱。人

们兴奋地张开了双臂，鸟儿却猛地停在半

空中，似乎与风抗衡着，但好像又只是在

玩乐，不时发出一两声鸣叫。

它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一时兴

起，打开手机搜索。这一搜吓了一大跳，

这些鸟儿是从云南昆明来的，在这里逗留

一阵后将飞向遥远的贝加尔湖繁殖，10
月下旬又会返回，最终回到昆明。它们

是经验丰富的旅行家啊！它们的行进路

线一定是经过精心选择的，那其实是系

在大地上的一条条绿绶带，而每一个停

留点都是一枚褒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勋章！

红嘴鸥燃起了人们迎春的热情，也唤

醒了诗人艺术的激情。那天，市作协在这

里举办了一场诗会，诗人们伴着美丽的湖

光山色朗诵诗作、歌唱春天。那些诗句，

在人群和鸟群里萦绕徘徊，然后盘旋而

上，与鸟儿翅膀扇动的声响互相碰撞，相

吟相和，书写在蔚蓝的天幕上。

展翅飞翔的鸟儿
杨军民

四川达州，古名通州，清澈旖

旎的州河自城中穿过。城市南靠

翠屏山，北倚形如凤凰展翅的凤

凰山。

幼年时在乡下，我们围着进

过城的大人问这问那，像四周的

山风灌进院子。“房子好高哦，帽

儿都要望落。”大人将一只手举在

头顶上方，做出抬望的姿势。我

们的视线跳过屋顶，又被连绵的

大山阻隔了想象。

九岁时，我随父母进城。汹

涌的人潮中，我记忆尤深的是那

群 擦 鞋 匠 。 他 们 随 身 挎 着 小 木

箱，拿着小板凳，走街串巷，洪亮

地叫喊“擦皮鞋”。当时达州城里

灰尘大，若穿皮鞋上街，不到一天

工夫，鞋面就有明显积灰，擦鞋匠

的生意自然不错。

父亲好学，在城里做过技术

员、油漆匠、建筑工……后来，他

又敲起了打包扣。跟着父亲收购

打包扣原料，我很快就认识了文

家梁、珠市街、柴市街、二马路和

滨河路。我也在暑期里成了父母

的小帮手，将父亲剪好的罐头盒

皮一圈又一圈翻卷在铁条上，再

用木槌收口、压实。

有一天，父亲掰开我的小手，

难过地看了一眼掌心的血泡，拉

着我到商店，用做十斤打包扣换

来的钱，为我买来一份冰淇淋。

那 是 我 第 一 次 尝 到 劳 动 后 的 甜

蜜，第一次见父亲闲下来，牵着我

走在州河岸边。爱好文学的他，

讲起了元稹任通州司马时创作的

《连昌宫词》，对着蜿蜒的河水唱

起 了 达 州 人 梁 上 泉 先 生 作 词 的

《小白杨》。末了，他说：“你要跟

他们一样，好好读书。”从此，我决

心专注学习。学习之余，最开心

的莫过于元宵佳节，与家人齐立

于州河大桥，欣赏凤凰山顶的璀

璨烟花，看夜空、河水和建筑墙面

随之变幻绚丽的色彩，赞叹这半

城灯火半城山的壮观。

师范毕业后，我在广州做编

辑。门卫大叔听我说起家乡，同

情地向我描绘他当年跑货运时路

过达州见到的“穷相”。我却坦然

地笑了。作为煤矿宝地的家乡，

面貌日新月异，同时也重视环境

治理，当年的擦鞋匠早就另谋出

路了。父亲也常在电话里跟我讲

达州的新变化。

我家的房子修在凤凰山上。

早晨，推开卧室的窗户，槐花的香

气阵阵袭来，州河对岸的层叠峰

峦云蒸雾绕，朦胧的翠色触动心

房。不久，阳光透过云层缝隙，斜

斜地照进醒来的城市，像一束束

幸运降临人间。这里距城里只有

步行十五分钟的距离，却有迥异

的风景和体验，颇具观景的地理

优势。不想让父母再到处奔波，

我有了回乡创业的想法。于是我

回乡开始经营农家乐，一边写作

一边在山上当起了“庄主”，和厨

师一起研究达州名菜。

万 事 开 头 难 。 开 业 那 天 中

午，发生了一件大事 ：操 办 一 场

家宴时，因厨师操作疏忽，高压

锅里煨炖的菜发出异味，许多客

人对此颇为不满。我心慌意乱、

羞愧难当，不知请客的主人要如

何责备。没想到，他将我拉到一

边，详细地商量补救措施，还劝

慰 我 不 要 过 于 自 责 ，一 定 要 好

好 坚 持 下 去 。 临 走 时 ，接 过 我

送 的 礼 物 ，他 的 笑 容 温 暖 了 我

局 促 而 茫 然 的 心 。那是我接触

达州人最多的一段时间，我时时

感 受 到 他 们 的 热 情 、宽 厚 和

慈爱。

也是那时，我养成了早起爬

凤凰山的习惯。青草和树木散发

的特殊气味，在黎明前的林间不

断涌动。一口气登至红军亭，天

色微明，大地上生长的万物慢慢

开始显现身形。再鼓足劲儿，一

路向上，登完所有的石阶，便至最

顶峰的凤凰楼。朱漆的凤凰楼大

气磅礴，不少人凭栏远眺，对着城

区大声呐喊，仿佛要让自己的气

息汇入城市的脉搏。

前 些 年 ，我 再 次 离 开 家 乡 。

回家探亲时，家人提议先去改造

后的莲花湖看看。眼前的湿地公

园，已不是从前的湖岛小景。岸

与岸之间有栈道和小桥相连，四

野花草树木夹杂丛生，坡、湖、石

相映成趣。入夜，我们登上旋转

楼梯，看一滴滴湖水如何在音乐

声中喷薄而起，伴随着变幻的音

节 ，如 璀 璨 星 辰 在 空 中 闪 闪 烁

烁。透过音乐喷泉，我仿佛看到

莲花湖清亮的眸子里，闪现着清

芬漫溢的小径、茂密的松针和盛

开的莲花。

我与达州几度聚散，可它依

然时时牵系着我。近些年，我常

有 文 章 登 上《达 州 晚 报》“ 凤 凰

山”副刊的版面。我还曾回家乡

参加报社举办的艺术节，见证当

年 的 崖 洞 和 仓 库 蝶 变 为 家 乡 人

与 艺 术 亲 近 的 人 文 佳 景 …… 无

论我身在何处，都觉得与达州紧

紧相依。

不久前，“凤凰山”副刊启用

了凤凰楼和红军亭组合的装饰元

素。每当我的文字靠近它们时，

我 就 不 禁 想 到 在 山 上 遇 见 过 的

人，想到山下的万家灯火，想到每

年正月初九，达州人接踵摩肩攀

登凤凰山。涌动的是人潮，也是

这座城的活力和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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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砣”可不是一般的物件。俗

话讲，“秤砣虽小，能压千斤”，个中道

理不言自明。还有谚语，“吃了秤砣

铁了心”，这个决心可就大啦！沉重，

不易撼动，这都是民间赋予秤砣的涵

义。但这天地间竟还有一种叫“秤砣

消”的草药，它有多大的能耐？这就

要从我的童年说起。

父亲在乡镇工作的那几年，是我

儿 时 在 大 自 然 的 游 乐 场 里 玩 得 最

“野”的时光。下河，上树，去大山里

走访每一处溶洞，乐此不疲。脸晒黑

了是小事，裤子刮破了也是小事，只

是在乡野里混久了不太讲卫生，脏了

的小手照旧在身上乱擦乱搓。于是

疹子一拨又一拨长出，全身奇痒无

比，按捺不住把它抓破，又演变成一

个个脓疱，每每疼得我心发慌、茶饭

不思、眼泪巴巴。父亲气极，严厉呵

斥我的顽劣和自食其果。母亲惯我

宠我，每次都内疚万分：“都怪我，太

忙了，没有好好看管她。我去采点秤

砣消来。”在父亲的叱责中，“秤砣消”

三个字无疑是我的救星。

傍晚，母亲披一身晚霞进屋。她

麻利地把秤砣消和着苦瓜叶等一起

捣烂，再把我轻轻拢到她身前，用捣

烂的草药将我的脓疱团团围住，仅

露出丁点疱头。疱头在绿色的药坨

坨中红红绿绿，煞是滑稽。或是疼，

又或是觉得丑，我委屈至极，眼泪又

吧嗒吧嗒掉下来。母亲心疼地低声

安慰我：“这药是你外公传下来的，可

管用了。别急，很快就会好了。”

这些草药闻着就是个苦味，没有

一点“卖相”。但是没过几天，那些脓

疱要么自行溃破，要么就偃旗息鼓，

被霜打过一样，完全蔫了。我年年长

疱，母亲年年用此方，直到离开乡镇，

我如父亲意愿一样“淑女”起来，再也

不玩水，再也不爬树，自然不长疱，也

用不着秤砣消了。但我仍然对秤砣

消的功效念念不忘。

大三那年，我的眼眶边无端长了

个疖子，求医问药一个星期还是无计

可施，半边脸肿得老高，疼得晚上睡

不着。那时我的脆弱劲儿上来了，特

别想念母亲，顶着个馒头似的脸坐了

一晚上的硬座，奔向母亲的怀抱。结

果母亲只用了三天的秤砣消药方，就

把疖子给平复了。那是我最后一次

用到秤砣消。此后几十年，那些脓

疱、疖子在我的脸上、身上没再留下

过一点痕迹。

前不久和朋友聊起草药，脑海里

第一时间浮现的就是秤砣消。我很

想知道它的学名，也很想再去母亲当

年采药的地方走走。我把这个想法

告诉了母亲，约她太阳落山、暑气稍

消时陪我去郊外找找秤砣消。等我

午睡醒来，已是日头偏西。母亲打来

电话，告诉我今天天气太热，太阳太

大，她不想我去受热，便在中午时一

个人采了秤砣消回来，我只管去她那

里拿就是了。

我一时满是心疼：“我的妈呀！

我不是要您采了秤砣消来，我是要您

带我去看看秤砣消长在哪里，我要看

它新鲜时候的样子！”母亲却不以为

意地说：“它不就长在岩坎、田坎上

吗？我把它放在冰箱里了，很新鲜

的！”母亲把采来的秤砣消放在我手

中时，我心里很酸，也很心疼母亲。

即使我已成人，她还像老牛护犊一样

护着我。

在一位老中医那儿，我终于了解

到了秤砣消的学名——夜交藤。这

夜交藤药用广泛，历代中医用来治疗

失眠、痈疽、风疮疥癣等。而它的块

根，则是广为人知的“何首乌”。夜交

藤、何首乌，名字叫起来都挺有意蕴

的，可我还是更愿意叫它“秤砣消”。

它让我觉得，只要有母亲在，有母亲

的 爱 陪 伴 着 ，一 切 困 苦 都 会 一 一

消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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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彩画《塘河远望》，作者伍必端，

中国美术馆藏。


